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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书内容来源于网络, 仅供电子书制作爱好者交流学习之用, 严禁用于商业用途, 请于下载后24小时之内删除. 对于非法传播及商用所引发的一切问题制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.



  如果您对本书十分喜爱, 请购买并支持正版产品.


  1 幸亏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。



  



  　　“‘幸亏没打开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’”这样的留言，会让你联想到什么？”


  　　“幸亏没打开灯――？”


  　　绘太郎一脸疑惑，想了几秒又问道：“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是个猜谜吗？”


  　　“不，事情和我现在手上的杀人案件有关，礼拜一深夜，世田谷区松原的单身公寓，有个大学生被杀了。凶案现场的墙壁上，就有这句用血写的句子。当然，字迹上的血，是被害人的。”


  　　“凶案现场的墙壁上，出现血句子？”


  　　法月认真地点点头。


  　　周末夜晚。法月换上睡衣，他刚刚吃完晚饭，正在休息。绘太郎有点意兴阑珊地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正在侦探办的案子啊？既然如此，我看是帮不上忙了。这不是很有名的都市传说吗？


  　　“很有名的，什么？”


  　　“都市传说啊。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故事。我也是从朋友那边听来的，感觉有悬疑、恐怖的故事。不过据说，真的有人利用这种犯罪方法犯罪，而且说不定蛮流行的，老爸你搞不好碰上热门案子了。”


  　　“――等一下！”


  　　法月狐疑起来，赶紧接着问：“照你的说法，这类传言之前就已经出现了，真有其事？”


  　　“你应该知道吧，还假装那么惊讶？”


  　　“我哪有假装？真的不知道。别卖关子了，绘太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
  　　“老爸，干嘛这么紧张？好吧，我知道的故事是这样子的――”


  　　大学生A子与同一个圈的朋友，前往B学长在外面租的房子游玩，一群人喝酒作乐，直到半夜左右才解散，A子和朋友都向学长告别。走了一会儿，A子突然发现自己的皮包还留在学长的房间里，便和朋友分手，独自回到学长住处。她回到现场时，却发现学长房间灯关着，按了门铃也没人应。看样子，学长已经睡着了。A子有点失望，但还是直觉地伸手握门把。很意外地，门并未上锁，一转就打开了。


  　　房间黑漆漆的，不过，A子知道自己的皮包放在哪里。怕吵醒熟睡的学长，便摸黑进去，一面小声地说：“我来拿包包”，一面迅速找到自己的包包，立刻走出门来。


  　　“啊，听起来蛮有趣的。”


  　　语气平和的法月，表情却很严肃。他听得非常入神，连烟灰掉在桌上都没有察觉。


  　　“接下来呢？”


  　　隔天，在学校没有看到B学长，A子有点担心便跑到学长住处察看。却远远发现公寓前停着警车，巷子里挤满警察及围观人群。


  　　“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”


  　　A子随便找个围观的人询问，对方说道：“昨晚这间房子发生凶杀案，住在X楼的B被杀了。”


  　　现场围着警方的黄色警戒线，A子没有办法进到房间。综合杀人现场人群的说法，情况似乎是有歹徒趁门没锁侵入房间，用刀子把B学长杀了。


  　　“如果昨晚我回去拿东西的时候有叫醒学长并且要他把门锁上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……”


  　　A子非常后悔。只是，人都已经死了，再怎么自责也无济于事。


  　　隔天起，凶杀案发生在B房间内饮酒作乐的朋友，都一一被警方调去问话。但A子并没有等待警方的传唤，就主动到警局报到。她非常内疚，认为B学长的死自己也有责任。于是她将凶杀案发生当晚的事情，详细地描述一番。然后，刑警拿出一张照片，而且似乎是担心过度刺激A子，所以给她观看之前先问道：“凶案现场留下这东西，你有没有印象，或者想到了什么？”


  　　拿过来一看，照片拍的是B学长房间的墙壁，上面有一排似乎是沾着鲜血的写的文字――


  　　“幸亏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。”


  　　看到照片，A子瞬间脸色发青，当场昏了过去――原来那天晚上她回到学长房间时，学长已经遇害了！而如果当时她打开电灯叫唤学长，就会和还躲在房里的杀人犯碰头，自己很可能也会遭遇不测。


  　　绘太郎把故事说完，法月双手抱胸“喔――”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问道：“你说这类都市传说蛮流行的。年轻人都知道这种故事吗？”


  　　“大概吧。最近网络那么流行，类似的网址不少，应该很多人接触过才对。当然，信不信又是另一回事……对了，去年也有一部电影，题材很像。”


  　　法月惊讶地睁大眼睛追问：“也拍成电影了吗？”


  　　“嗯，是一部美国片。片名原文叫做《Urban Legend》，就是‘都市传说’的意思。不过，国内上映时改为《游戏规则》。我记得，那部片子好像属于同类题材中B级恐怖悬疑片。后来也出了VCD和录影带。电影内容描述，美国发生了连续杀人事件，而凶手显然模仿1960年以来美国年轻人之间流传的都市传说――《后座的杀人者》、《男朋友之死》、《保姆与二楼的男子》等等。总之，故事本身蛮惊悚、有趣，在推理悬疑片之中，算是顶尖作品。最近又出现不同版本的故事。”


  　　“不同版本？”


  　　“就是题材类似，但标题大多是类似《室友之死》的故事。我刚刚说的A子的故事，就是这系列的作品。不过，这些日本作品大部分是模仿美国人的。有人考据，说这几年流行的都市传说，始作俑者是名叫约翰・哈罗德・布尔的民俗学学者，他于1981年出版的一本题为《突然失踪的搭便车旅行者》，立刻引起许多人模仿，形成一股风潮。”


  　　法月听得有点不耐烦，噘着嘴说道：“不用扯这么多了。你刚刚提到那部《游戏规则》，剧情怎样？”


  　　“喔。应该算是《室友之死》系列之作吧。当然，故事情节还是有点不一样――事情发生在偏远城市的大学生宿舍，女主角的室友是个问题学生。某天晚上她很晚才回宿舍，一走进门就听到黑暗中传来室友呻吟的声音。她直觉室友和男朋友正在做那件事，也就没有打开电灯，直接溜上床睡觉。她戴上耳机，听着音乐很快就睡着。不料隔天起来，她却发现室友已经惨死床上，墙上有一排用死者血液写的英文‘ARENT YOU GLAD YOU DIDNT TURN ON THE LIGHT？’”


  　　“意思也是‘幸好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早就没命了’吗？所以，照这么说，电影曾在日本上映，我这件案子的嫌犯很可能看过了。而如果犯人有意模仿，很可能会去租录影带反复看，是吧？那么锁定租录影带的人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出凶手。”


  　　说着，法月拿出笔记本记下电影片名。他表情非常认真，让绘太郎有点惊讶。


  　　“老爸，你说的凶杀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会吧，真的有人模仿这种做法杀人？”


  　　“我也是觉得奇怪，但事情真的发生了，而且和你刚刚讲的A子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。只不过，凶案现场那排文字，我们没有向媒体披露，才没引起大众注意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满脸不敢相信的表情，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法月，说道：“几乎一模一样？老爸的意思是说，疑犯模仿《都市传说》杀人？”


  　　法月神情严肃地点头，说道：“有可能。”


  　　“既然如此，详细状况老爸你可不可以……”


  



  2 谁是A子


  　　“――被害者（B学长）叫做松永俊树，就读M大学理学部二年级。他住在松原一丁目的‘贝尔梅松原’公寓206室。公寓全部分割成单身套房，专门租给学生，走路到京王线的明大车站只要5分钟。那公寓据说隔音做得不错，除此之外所有设备都很简单，大门也没办法自动上锁。所以，如果房客忘了关门，外面的人就可闯进去，至于在自己房间内遇害的松永，尸体则是周二下午被发现的。”


  　　“谁发现的？”


  　　“山猫宅配公司的送货员。也是很凑巧，凶案的前一天，也就是周一，松永的老家用宅配寄了一件东西过来。送货员到达现场按了门铃，却没有人回答。刚好大门没锁，送货员就跑到二楼察看，发现松永房门开着，心想松永这个家伙大概是个懒虫，再跑一趟太不划算，干脆就进去把人叫醒算了。”


  　　法月似乎有点同情送货员的没礼貌。他接着又说：“于是，送货员打开门探头进去，却发现榻榻米上躺着一个人，血流满地。他立刻冲进去救人，但死者已经断气多时，只好打手机向110报案。报案的时间是下午1点45分。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死因呢？”


  　　“脑部被尖锐锥状的凶器猛刺，失血过多致死。下手相当凶残，伤口只有一处，却非常深，显然有意置松永于死地。不过，松永倒也不是在睡眠中遇袭，遇刺之前似乎有和犯人打斗的痕迹。我们猜想，松永曾经奋力抵抗。”


  　　“尖锐的锥状凶器？是扁钻吗？”


  　　“不。我们在现场料理台上找到一个冰凿子，尖端残留的血迹化验后确定是死者的。冰凿子与伤口形状吻合，应该就是凶器。那个冰凿子并不是凶手从外面带进来的，我们讯问过松永的朋友，已经确实东西是松永的。松永喜欢喝酒，常用那个冰凿子凿冰块。只可惜，虽然找到了凶器，却被清洗过，找不到凶手的指纹。”


  　　“原来如此，有打斗痕迹，而且凶器是死者的冰凿子，那么，凶手应该是临时起意的。是吧？然后，死亡的推定时刻呢？”


  　　“根据法医解剖的结果，松永遇害时间应该是在礼拜一深夜11点到隔天清晨1点之间。不过，后来有关系人出面表示，死者应该在11点半左右就已断气。”


  　　“关系人？是谁？”


  　　绘太郎追问，法月缓缓地拿出一根烟，点上火才悠然地说下去。


  　　“还用说？就是松永大学的狐群狗党。而且，情节和你刚刚说的A子的故事真的很像。松永俊树在学校参加保龄球社，常常请朋友到他房间喝酒作乐。因为房间隔音做得不错，邻居倒也没有抗议。”


  　　“所以，常请客的松永连冰凿子都准备了。是吗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。而凶案发生那天，也就是周一，刚好是松永期中考最后一天，考完之后，保龄球社的一群朋友傍晚就在下北泽的居酒屋庆祝，喝不过瘾，才移师到松永宿舍。来到松永住处时，已经9点过后。”


  　　“参加者呢？”


  　　“包括松永在内，男学生有四个，女学生有三个。等一下，我这里有张记录。”


  　　说着，法月打开记事簿，上面有张名单，分别记录着当晚在场人员的姓名、就读系级以及离家里最近的车站等等。


  



  　　松永俊树 理学部二年级 男（明大前）


  　　野崎哲 理学部二年级 男（町田）


  　　三好信彦 法学部二年级 男（用贺）


  　　长岛百合花 文学部二年级 女（吉祥寺）


  　　远藤章明 经济学部一年级 男（杜鹃之丘）


  　　广谷亚纪 文学部一年级 女（代代木八幡）


  　　关口玲子 经济学部一年级 女（梅之丘）


  



  　　绘太郎把名单读过一遍，问道：“一年级的女孩子有两个，哪一个扮演A子的角色？”


  　　“应该是文学部的广谷亚纪吧……我还是先把事情从头说一遍吧。周一晚上的聚会，刚开始大家有说有笑相当快乐，中途气氛却出现变化，松永和同学三好信彦吵了起来，其他人劝解，还是骂个不停。”


  　　“他们不是同一圈的吗？难道彼此有过节？”


  　　“说有过节也算。这两人原来是好朋友，而当天吵架时，其实松永蛮冷静的，他故意用话刺激对访，三好忍不住才还嘴。这类状况在学生团体里面，应该也不算什么。只不过，好像因为女孩子的事情，三好一直对松永怀恨在心。”


  　　“女孩子的事情？是三角关系吗？”


  　　绘太郎竖起小指说道，法月则严肃地点点头，“没错。”


  　　“那，女主角是现场三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吗？”


  　　“这倒不是。事情其实已经过去，松永和三好共同喜欢的人，是以前保龄球社员佐佐木惠。佐佐木和他们同年，差不多同时进入保龄球社，一开始是三好的女朋友。但即使知道佐佐木与三好交往，松永还是介入，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。佐佐木受不了只好退出保龄球社，和两个都断绝联络。”


  　　“喔。这种事很常见，不意外――”


  　　“但这件事背后还有内幕……此事暂且按下，我再补充一下凶杀案的相关状况。综合几个年轻人的说法，松永与三好10点左右开始吵起来，到了10点半，三好说他有点醉了，就先告辞。根据事后其他人的说法，三好并没有真的醉，大概是和松永吵架，心里不舒服吧。所以，他们都没有劝阻，就让三好一个人回家了。”“三好回去之后，他们继续喝吗？”


  　　“是的。他们继续喝――”


  　　法月润润喉，继续说道：“但气氛已经冷嗖嗖，几个人都有坐不住的感觉。大概三好离开后半小时，大家发现前一天晚上通宵准备考试的松永已经累得睁不开眼睛，就结束了聚会。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松永刺激三好，会不会是借酒装疯，故意耍三好的？”


  　　“这也有可能。总之，事后我们进去调查，发现整个房间都是烟蒂、空酒瓶及垃圾。除了松永之外，野崎、长岛、远藤、广谷与关口五人都是11点出头离开松永公寓的。然后，5人分为两个集团，野崎哲、长岛百合花和远藤章明三个走向明治大学前的车站。广谷亚纪与关口玲子这两个一年级的学生，则反方向地朝向梅之丘车站（小田急小田原线）前进。”


  　　“等一下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打断了法月的话，再度确认那张名单之后，问道：“住在吉祥寺的长岛百合和住在杜鹃之丘的远藤章明，应该走到明治大学前坐京王线没错，但野崎哲家住町田，为什么没有和广谷到梅之丘车站坐小田急线？”


  　　绘太郎的疑问让法月吓了一跳。


  　　“你的观察很仔细。事实上，野崎当晚并没有回家，而是跑到吉祥寺百合花的住处过夜。我刚刚忘了说明，野崎和长岛是男女朋友。不过这件事百合花拜托我，不可告诉她的双亲。”


  　　“嗯，刚刚打断话题，不好意思。我在想，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广谷亚纪与关口玲子。”


  　　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
  　　法月说完咳了两声。这是他的习惯，话题渐入佳境时，他常有这个动作。法月接着说：“从松永的住处到梅之丘车站，徒步大约15分钟。两个到达车站后，广谷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。仔细回想，刚刚在松永家里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，讲完后手机好像就放在榻榻米上，如果是其它东西还好，但手机是广谷的命根子，不能一刻没有它，于是立刻折返。”


  　　“她一个人回去吗？”


  　　“嗯。关口玲子并没有同行。”


  　　“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虽然还有电车。但一个19岁的女孩单独走夜路，不是挺危险吗？为什么关口不陪她一起回去？难道两人之间有嫌隙？”


  　　法月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广谷和关口交情很好。这点没有问题，关口把她的单车借给广谷了。”


  　　“单车？”


  　　“是的。关口在梅之丘车站不远的梅丘二丁目租房子，平常都骑单车去车站换乘电车。这天她的单车也放在车站旁，计算一下，从车站到松永家，走路单程15分钟，但骑单车来回不必10分钟。关口就把单车借给广谷，自己则坐在车站前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等待。”


  　　“哦，这些情节都市传说倒没有。然后呢？”


  　　“广谷向关口借了单车，顺利回到松永住处取回手机，又立刻赶回车站。就时间而言，一群人11点左右解散，关口与广谷走到梅之丘车站，差不多花了15分钟。然后讨论广谷是否该骑单车回去拿东西花了几分钟，加之骑到松永住处所需的5分钟，广谷到达时间应该是深夜11点30左右。接下来就是事情的关键了。到达现场时，广谷按了松永的门铃，却没有人回答，房间里也是熄了灯，黑漆漆的。广谷于是猜想，学长大概累得倒头就睡了。走到门前却发现门没关。”


  　　“这部分情节，确实和A子的故事完全一样。接下来的部分，大概也很精彩吧？”


  　　“可以这么说。打开门之后，广谷疑惑了一会儿。她心想，学长应该已经睡着了，如果开灯，可能会吵醒学长。于是，她一面摸黑走进去，一面小声地说自己回来拿手机。而松永的房间她来过几次，所以即使关灯还是能掌握方向，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手机了。然后，广谷用倒车方式退出来，并且尽量不出声地慢慢把门关上，就立刻下楼骑上单车。离开松永家时她不禁想，学长真是粗心大意，睡觉怎么可以不关门？但想想，反正房间里大概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学长又那么大块头，也就不以为意了。就这样，广谷迅速地回到梅之丘车站与关口会合。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进入松永房间时，她有发现什么异状吗？”


  　　“没有。她一心一意只想取回自己的手机，加上认定松永已经睡着，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房间里的状况。”


  　　“我看，这不能怪广谷。如果她在松永的房间只待了一会儿，而骑单车回车站需要5分钟，那么再次见到关口就已经接近11点40分了吧。”


  　　“差不多。我把她们叫来问话时，两人都拿出咖啡厅点餐的收据。关口的收据时间11点26分，广谷则是11点41分。后来两人在咖啡厅坐了一会儿，主要是讨论松永与三好吵架的原因等等。最后因为广谷必须到新宿转车，而梅之丘开往新宿的最后一班是12点33分，所以，接近12点半时，两人就在剪票口附近分手。”


  



  



  3 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


  



  　　法月去上厕所时，绘太郎便跑到厨房弄一些饮料。虽然夜已深，但讨论似乎才要进入高潮，他很清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大概会想喝饮料。


  　　“哦，想得蛮周到的嘛。”


  　　回到客厅的法月，立刻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然后伸伸懒腰，接着说道：“广谷和关口在梅之丘车站分手之后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差不多和你说的A子的故事一样了。”


  　　“你说‘差不多’，是指……？”


  　　“就是……虽然类似，但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比如，凶杀案发生隔天，广谷并没有到松永住处察看。然后，被警方叫去问话时，听到凶案现场墙壁上有用血写的一句话时，广谷非常惊讶，脸色发白。只不过，她并没有像你说的A子那样当场昏过去。”


  　　“她应该是相当震惊的。”


  　　“当然。如果只是松永遇害还好，最可怕的是黑暗的房间中，杀人犯竟然还在自己身旁，任何人都会毛骨悚然，非常害怕吧。更糟糕的是，凶手可能是谁，不仅广谷，连警方也无法掌握，这就使广谷更加紧张起来，接受警方侦讯之后，还要警员陪她回家，不然她担心歹徒是否会向她下手。毕竟‘幸亏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’这句话，很有可能是冲着她来的。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没办法从这句话中找出线索吗？还有，凶手另外有没有留下指纹或者笔迹之类的？”


  　　“没有。凶手显然盘算很好，而且很冷静。”


  　　法月露出犹豫的表情，又说：“根据鉴别人员的说法，凶器也就是冰凿子，以及用来沾血在墙上写字的香烟滤嘴，都已仔细清洗过，没留下任何指纹。至于墙上那排字，笔迹写得像小孩子，很怪。”


  　　“是障眼法吧？搞不好故意用左手写的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有可能。所以，这件事可能还得请你帮忙。特别是你刚刚提到A子的故事，是不是还有不同的版本？然后，那件案子凶手有没有什么特征？”


  　　“有也没有用处吧？这类都市传说的凶手，几乎都是越狱囚犯或者神经失常的杀人狂。”


  　　“我们之前也有想到这点。不过调查了一番，最近这个月国内并没有疑犯脱逃的状况。”法月补充道。绘太郎则接着说：“在犯案现场留下血迹文字的变态杀人者，我想他们很可能是受到美国类似案件的影响，才产生这种动机吧。美国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，1969年查尔斯・麦林及其党羽连续杀害了五个好莱坞明星，也就是所谓的‘沙龙・约会事件’。而凶案现场总会出现用死者血液写的一排文字‘幸好，你只有一个人’。”


  　　“这我倒知道，好像刚好也是披头士某一首歌的歌名，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。如果时间再往前回溯，美国在1945年到1946年期间，总共有包括6岁儿童在内的三个女性被这种‘快乐杀人者’杀害。凶手竟然是年仅17岁、就读芝加哥大学的威廉・海因兹。他喜欢在凶案现场用被害者的口红写道：‘拜托，拜托，请在我继续杀人之前把我逮捕。我实在无法自我控制了。’”


  　　“喔。这家伙真的很变态。”


  　　“虽然海因兹不是用鲜血写字，但案情曝光后，还是给社会大众造成巨大震撼，甚至流传到国外。只不过，日本过去并不曾出现类似案件，这类变态杀人手法对我们而言，不过是一种都市传说而已。因此我们也很难推论，松永是否被这种变态杀人魔杀害。”


  　　法月点点头，似乎很满意绘太郎的推理。


  　　“我同意你的分析。就时间来看，确实不太有可能是松永完全不认识的人，突然跑进去把他杀了。”


  　　“你说就时间来看，是指什么？”


  　　“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一群朋友一直到11点过后才离开，而广谷亚纪摸黑回去拿手机并且差点和凶手碰头，时间是11点半。虽然松永忘了关门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凑巧，就在半小时之间有陌生人闯入。是吧？这未免太离奇了吧？”


  　　“是这样没错。所以，‘幸亏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’这句话，很可能是凶手故布疑阵，想要假装自己是变态杀人狂。”


  　　“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也许凶手行凶之后苦思脱身之计，突然想起这种流行的都市传说，就模仿其做法。大概是这样吧。”


  　　法月把杯子放到桌上，用更坚定的语气继续说道：“从目前掌握的各种情况看，我想杀害松永俊树的凶手，可能就是那天聚会的朋友之一。”


  　　“照老爸的语气，是不是有锁定的对象了？不在场证明呢？”


  　　绘太郎大胆做了猜测，法月则接着说明：“目前照广谷亚纪的供述以及血字的内容看，11点半左右，犯人应该是在松永的房间内没错。至于参加宴会者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，广谷亚纪和关口玲子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有问过咖啡店店员，确实她们那两张收据是真的。而且关口玲子在等广谷亚纪的15分钟期间，并没有离开店里。然后，两人一起离开咖啡厅，时间是12点25分左右。”


  　　“嗯，这样可能就没问题了。然后呢？”


  　　“野崎哲跟长岛百合花这一对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两人在明治大学前的车站和准备回杜鹃之丘的远藤章明分手之后，就坐井之头线电车前往吉祥寺长岛的住处。而且他们一直到天亮都在一起，这就是他们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
  　　“照这么说，他们彼此证明对方不在场？这样可靠吗？……另外，远藤章明的部分呢？”


  　　“他说他上了电车之后就直接回家。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点，但11点25分左右，有个同学打电话给远藤，连续讲了10分钟。我们根据通话纪录，已经确认这件事。”


  　　“唔，”绘太郎拍了下膝盖，接着说：“照目前的情况看，广谷进入松永房间时，凶手应该是躲在房间的暗处等广谷离开。所以，一直和同学讲话的远藤，不可能成为凶手。”


  　　“对。至于最后剩下的三好信彦，他也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照他自己的说法，离开松永住处后，因为心情不佳，就在附近的网吧玩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电脑，然后，坐电车回到用贺家里。他家里住着双亲与兄弟，家人作证说他12点出头就回到家了。”


  　　“12点出头就回到用贺的家里？假如他11点半左右离开松永的房间，走路到松原站，搭乘东急世田谷线到三轩茶屋转乘田园都市线，按理说应该是来不及的。”


  　　“为了谨慎起见，我们也查访了三好说的网吧，却没有说那个时间看过三好。所以三好的不在场证明人不算成立，更何况他曾在宴会中与松永剧烈口角，就犯案动机来看，三好蛮可疑的。”


  　　法月以颇有自信的表情说道。


  　　确实，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讨论，三好信彦最可疑，绘太郎接着问道：“要说动机，三好因为在宴会中和松永剧烈口角，确实最可疑。而刚刚好爸爸你说，他们吵架以后还有一些状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
  　　“简单讲，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之中，有的习惯嗑药。”


  　　“现在的年轻人嗑药的不少。你是说松永也是其中之一吗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。”


  　　法月把口中的香烟拿开，又说：“其实是这样子的。松永有个大他8岁、担任内科医师的堂哥，这位堂哥好像有把柄握在松永手上。我侧面了解，好像是松永知道堂哥有外遇，就要挟堂哥必须给他东西。”


  　　“禁药吗？”


  　　“倒也不是。是一种美国合法药厂出品的精神亢奋剂。松永拿到这些药品，就把它装在白色与绿色胶囊内，我们清理命案现场时，总共发现50颗左右。”


  　　“大概是类似忧郁症患者服用的快乐丸吧？这种药好像蛮普遍的，难道松永也有忧郁症？”


  　　“没有。松永蛮健康的。他好像也是偶尔吃吃，没有上瘾，只不过，他好像把这些从堂哥手中拿到的药品，偷偷卖给朋友赚小费。”


  　　法月这番话让绘太郎既惊讶又有恍然大悟的感觉。


  　　“难道……所以事情可能就很简单了，也许凶手和松永买药起纠纷才产生杀人动机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是的，针对这点，我们做了一番调查，结果发现松永除了亢奋剂之外，手上并没有其它禁药。因此可以推论，向他买药的人，可能还不到毒品药虫的程度……对了，我们并没有搜到帐册之类的东西，显然，松永生意做得很小，贩卖对象可能只限于自己的朋友吧。”


  　　“说的也是。”


  　　“话说回来，其实这类药品现在蛮普遍的。比如，国产的SSRI就是处方药，也常听说有人透过网络，从海外取得。”


  　　“照这么看，松永真的只是赚点小零钱而已了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应该是吧。反正他有的药只有一种，而且不是违禁药品，所以谈不上是毒品交易。我们也猜测，可能买他的药，都是同学而已。”“有可能。目前好像许多年轻学生都有所谓‘五月病’的忧郁症。难不成刚刚老爸提到佐佐木惠，也向松永买亢奋剂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。佐佐木据说非常内向，而这正是松永最好的推销对象。于是，佐佐木瞒着男朋友三好，偷偷向松永买药。根据我们的深入调查发现，佐佐木跟松永拿药并没有付钱，而是用上床作为代价。但药物服用一久，佐佐木产生了神经衰弱之类的症状，和三好的关系也濒临破裂。后来好像是佐佐木觉得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，就退出保龄球社并且进一步办理休学，在家静养。就这样，她完全切掉和松永、三好的关系。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这些状况三好信彦都知道吧？”绘太郎赶紧问道。


  　　“应该知道。”


  　　“这也就难怪三永痛恨松永了。”


  　　“所以，就杀人动机而言，三好确实值得怀疑。而且，从时间方面考虑，三好下手行凶的可能性蛮大的。”


  　　“时间方面？你是说……”


  　　“其实，三好离开松永家之后，很可能并没去附近的网吧玩电脑。愤恨难消的他，也许在附近晃来晃去，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又折回松永家，发现朋友都已经离去，而且松永房门没关，就进去找松永理论。”


  　　“也许吧，是有这种可能。然后呢？”


  　　“首先，三好把松永叫起来痛骂一顿，这是很容易想像的。当然，三好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杀害松永的念头，但很可能松永又用话刺激，让他更加恼怒，忍不住才拿起房间的冰凿子刺死松永。至于为什么广谷亚纪11点半回来拿东西时房间没有开灯。这也不难解释，比如，三好冲进门之后就开始大骂，而松永不用开灯就知道对方是谁。冰凿子可能刚好放在三好站的位置旁边，两个人产生争执之际三好无意踩到冰凿子，瞬间失去理智就拿起来杀人了。所以有可能广谷进来时，黑暗中的三好刚好呆呆站在松永的尸体面前。”


  　　法月根据各项判断，把凶案发生的过程与现场状况做了生动的猜测。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吸了几口烟，想听听儿子的看法，绘太郎双手抱胸，看着天花板，想了一会儿之后才说道：“从时间方面看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而松永酒醉，被三好一刀毙命的可能性蛮高的。只不过――”


  　　“只不过什么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”


  　　“我是觉得爸爸的推理蛮合理的。只不过，如果凶手真的是三好，应该没有必要写那排血字吧。”


  　　“是吗？……”


  



  4 破绽


  



  　　“我是觉得，除了三好之外，参加宴会其它几个人的不在场证明，还有值得怀疑之处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保持双手抱胸姿势，陈述自己的看法。他又说：“刚刚我说如果三好信彦是凶手，应该不会写那行血字。因为这样做，只会带来破绽。”


  　　法月不太理解绘太郎的意思，歪着头问道：“出现破绽？”


  　　“是的。如果三好必须这样做，一定是因为他认为，如此可以伪装成松永被类似都市传说那种精神异常者杀害。但问题是，这种都市传说知道的人那么多，警方人员应该也了解，不会直接相信凶手是精神异常者。换句话说，警方还是会先怀疑凶手可能是与松永有过节的人。如此一来，三好还是会成为警方首要怀疑目标。所以，如果三好脑筋够清楚，那排血字对他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只会让警方更加怀疑他。”


  　　“是这样吧？难道留那排文字对于三好而言完全没有好处？”


  　　“应该没有吧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如果三好杀死松永之后，刚好广谷来到命案现场，三好也许会躲在黑暗中，等广谷离开。而刚好广谷也没打开电灯，所以就不会有人知道凶手是三好了。是吗？”


  　　法月陷入沉思，不说话。绘太郎则继续推测：“照刚刚爸爸的看法，一直到看到那些血字之前，广谷并不知道她回去拿东西时，凶手还留在松永房间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留下那排字，不会有人知道11点半的时候，凶手还留在命案现场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这排血字，警方也很难推定凶手精确的下手时间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是这样没错。”


  　　“所以，我们再回头探讨三好信彦是否涉嫌时就会发现，最不希望警方知道松永在11点半左右被杀害的人，不就是三好吗？因为10点半离开松永的房间之后，三好并没有不在场证明。因此，如果死亡推定时刻不确定，其他参加宴会的人都有嫌疑，警方就不会锁定他。是吧？我想广谷离开之后，三好应该会比较冷静下来才对，也就不会自找麻烦地写下那排血字了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嗯。这也说得通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的推理让法月没有反驳余地。但法月想了想，还是觉得有些不能理解之处，便说：“可是，我觉得这样讲太消极。毕竟即使死亡的推定时间带变大了，三好还是没有明确不在场证明。不是吗？”


  　　“话题这么说没错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再回到最初的前提，我还是觉得，如果三好真的是凶手，他绝对不会留下那排血书。”


  　　“绝对不会？你凭什么这样论断？”


  　　“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没有那排血字，警方一定会认定，广谷于11点半进入松永房间拿东西时，现场只有广谷以及死者松永而已。因此，警方一定会先怀疑凶手是不是广谷。而如果三好当时真的在现场，道理实在太明显了，他难道不会想办法把杀人的嫌疑转嫁给广谷？所以我说，他不会搬砖砸自己的脚还故意写那排字告诉警方，凶手是广谷亚纪之外的第三者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为自己的推论画上句点，然后等待父亲的反应，法月则皱着眉头沉思，迟迟不开口。显然，绘太郎这番见解相当有理，三好信彦涉嫌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。但突然间，法月又有不同的想法。


  　　“可是，万一有种情况，如果三好喜欢广谷，就会担心广谷被警方怀疑吧。如果是这样，即使对自己可能不利，他还是会写那排血字。不是吗？”


  　　法月说完，绘太郎却用力摇头。


  　　“这不可能。如果三好真的喜欢广谷，就不会写那么恐怖的文字吓女孩子。所以我觉得，三好信彦不可能是凶手，这已经不用讨论了。”


  　　“是吗？……”


  　　法月语气有点沮丧。看样子，在这点上面他已经没办法反驳绘太郎。有点不知所措的他，只好再拿出一根烟点上，无言地吸了几口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可以同意，三好应该不是凶手。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一切不是都回到原点了吗？到底松永是谁杀的？”


  　　“倒也不必回到原点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语气相当笃定，让法月有点惊讶。


  　　“难道，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？”


  　　“差不多。嗯，道理其实很简单。凶手会在命案现场留下那排文字，一定是认为这对他而言最有利。所以，我们只要追问，血字的出现对谁最有利，答案就呼之欲出了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这句话让法月瞬间瞪大眼睛。没错，绘太郎讲得很有道理，这是不错的思考方向。


  　　“那不就是广谷亚纪了吗？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如果没有那排血字，警方一定会先怀疑她是不是凶手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。警方之所以接受广谷的说法，认定她除了回去拿东西之外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主要的根据就是那排血文字。但如果事实刚好相反，也就是当她回去拿行动电话时，松永还活着，而且关着灯的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呢？”


  　　“如果是这样，‘幸亏你没打开电灯，否则早就没命了’这段血字，就是――”


  　　“就是广谷自己写的。”


  　　“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”


  　　法月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自言自语。绘太郎则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我们也可以怀疑，广谷回到松永住处时，房间是否真的没开灯？现在大家都相信广谷的说法，就是她担心开灯可能会吵醒学长。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，我猜，松永是知道广谷进门的。”


  　　“然后呢？”


  　　“然后，搞不好松永对广谷做了某些不礼貌的动作。”


  　　“不礼貌的动作？你是说，松永非礼广谷了？”


  　　“这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说道：“毕竟松永过去有横刀夺爱、抢好友女朋友的前科。所以，他发现广谷一个人回来，在酒精作崇之下，很可能就兽性大发，要求广谷与他相好。当然，广谷拼命抵抗，并且发现台上有一根宴会中使用的冰凿子，就反射动作地拿起来刺向松永。也许只是自卫动作，她并没有要杀死松永的意思，但利器不巧就直接刺中要害，松永当场毙命了。”


  　　“不，我觉得这种说法行不通。这不就和刚刚三好的情况一样了吗？”


  　　“哪有一样？老爸你可不要输了不甘心，就说别人的看法和你的见解一样差劲。”


  　　“好吧。那你说说看吧。”


  　　于是，绘太郎笑了笑，又说：“杀了人之后，广谷难免惊慌。等恢复过来时，一定会想办法掩饰罪行。但问题是，关口还在车站前的咖啡店等她回去，警方发现松永的尸体，一定会找来关口问话，而关口一定也会提到广谷回松永房间拿手机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将成为警方首要怀疑目标。那么，是否有脱离险境的方法？也许这时候她就突然想到，以前听到有关A子故事，凶手杀案现场留下血文字的做法。也就是，只要自己扮演A子的角色，警方就不会怀疑自己了。于是，广谷模仿都市传说的做法，用死者的血在墙上留下‘幸亏你没打开电灯，否则早就没命了’一行字，并且关掉电灯，再骑着关口的单车若无其事地回到车站前的咖啡厅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讲得头头是道，法月听了却皱起眉头。


  　　“好像很有道理。可是，我们把广谷找来问话时，她听说墙上有一排血字立刻脸色发白。这又该如何解释？”


  　　“当然。这是她早就料想到的。你只能说广谷演技实在太好了。”


  　　“可是，我看是很真实的反应，不像是在表演啊。”


  　　“那是爸爸先入为主的错误看法。”


  　　“是吗？好歹你老爸干警察20年，这种事情我相当有把握。广谷应该不是装的。好，就算我看错，你这样的假设也不合理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很清楚，父亲并不是喜欢吐人家槽的人，他说“你这样的假设很不合理”，背后一定有非常可靠的道理。绘太郎便正襟危坐起来，准备面对父亲的反击。


  　　“哪个地方不合理？”


  　　“就是时间上的问题。既然咖啡店的店员已经证实广谷与关口两人在他们店里的消费时间，算一算，广谷一人自由行动的时间不过15分钟。在这15分钟之间，她必须花10分钟骑单车往返梅之丘车站和松永的公寓。因此，她待在松永的房间，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。5分钟你看多么短，只有三百秒。如果真的就像你说的，松永发现广谷进来之后打算非礼她，而广谷奋力地抵抗，然后――”


  　　法月边讲边用手指一根一根数秒，又说：“然后，她拿起地上的冰凿子往松永胸前刺过去。就算松永当场倒地，广谷应该也需要几秒钟才清醒过来，并且想到模仿都市传说的做法，以便脱离嫌疑。接下来，她必须用香烟滤嘴沾血迹在墙上写一排字，然后到台上把凶器以及手上的血迹清洗干净。当然，她也必须确认现场没有遗留自己的物品，才匆匆离开松永的宿舍。不仅如此，和松永打斗时，广谷的衣服以及头发应该会很凌乱，为了不让关口起疑心，应该需要几秒整理仪容。这么多的事情广谷必须在5分钟里全部完成，你说可不可能？毕竟她不过是19岁的大一学生，意外杀人后还能如此镇静，想得这么周到吗？”


  　　形势大逆转。法月说完，绘太郎已经满脸通红。只不过他不想就此认输，便边搔头边回应：“时间是相当紧迫，没错。但如果广谷利用某种可以造成错觉的技巧，弄乱关口玲子的时间感觉，也许就可以争取超过5分钟以上的时间了。”


  　　“这可以吗？咖啡厅的那两张收据，时间打得很清楚的。”


  　　“也有可能广谷拿别人的收据顶替。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胡说八道。”


  　　法月露出不屑的表情，皱着鼻子又说：“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广谷亚纪与关口玲子的不在场证明，我们已经详细问过咖啡店店员，那两张收据列的时间，确实就是她们点餐的时刻。所以，广谷不可能就是杀害松永的凶手。”


  



  



  5 为什么你当时不打开电灯


  



  　　但即使如此，绘太郎还是认定广谷亚纪才是嫌犯。他脑中又出现各种可能性。最主要的就是，广谷应该有想到什么办法，以使拥有实际上超过5分钟的作案时间。


  　　于是，绘太郎又说：“也许有这种可能吧？搞不好礼拜天晚上她杀掉松永，是早有预谋的行动。”


  　　“有预谋？是吗？那，她为什么要杀松永？”


  　　“和佐佐木惠同样的情况，也就是与嗑药有关。很可能广谷也是定期跟松永拿药，结果产生纠纷，怀恨才对松永下毒手。”


  　　“因为嗑药而杀害松永？”


  　　法月一副不敢苟同的表情，又说：“就因为这样就杀人？……不过，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……”


  　　“那么，广谷回到松永住处时，为什么房门打开着？是偶然吗？”


  　　“当然不是偶然。很可能聚会开始之前，广谷就事先向松永咬耳朵，说众人离去之后，她会回去和他亲热一番。众人离开之后，松永就敞开门等广谷回来。只不过，醉醺醺的松永站起身来准备迎接快速骑单车气喘吁吁进来的广谷时，却没想到广谷迎面而来掏出的冰凿子，不由分说地向他猛刺。”


  　　“等一下。凶案现场死者和凶手有打斗痕迹，你忘了吗？”


  　　“这当然是广谷事后伪装的。总之，只要广谷事先盘算好，则包括用过滤嘴染鲜血在墙上写那排字，以及清理现场等工作，5分钟之内完成都不成问题。而且，如果是这种情况，广谷的衣服以及头发，也可能不需要特别整理，就直接骑单车回去车站前的咖啡店和关口会合，对吧？”


  　　警官的嘴巴瞬间变成O字形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把口中的烟缓缓吐出来，一面有点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也许吧，如果广谷预谋行凶，这些都有可能。只是，你的假设还是有致命缺陷。”


  　　“致命缺陷？”


  　　“而且是关键所在。”


  　　法月语气突然变得辛辣，又说：“我只是怀疑，如果她真的早计划杀害松永，按理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伪装成都市传说中的A子。反正在时间方面，关口可能帮她做不在场证明，警方也不一定会立刻发现松永的尸体，应该不太会有人怀疑是她下手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多此一举伪装成都市传说中的杀人状况。根本没必要嘛！”


  　　绘太郎说不出话来了，父亲的推论并没有错，实在找不出可以反驳的地方。


  　　“搞了半天，我们竟然白忙一场。真是的……”


  　　法月从厨房走出来，一面对有气无力坐在沙发上的绘太郎说道，他手里拿着两杯饮料回到客厅，把饮料放在茶桌上，接着说道：“不过，我想你也不要气馁。时间还有的是，我们不妨从头再想一遍。其实，我觉得你犯的最大错误就是，一开始就认定广谷是凶嫌。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像你说的，今天凶案现场出现的那排血字，获利最大的应该就是凶手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伸手去拿父亲拿来的饮料，一面叹气地接话：“原则上是这样没错，可是，到底是谁？” 　


  　　“这我也没有把握。不过，我们可以把那天参加宴会的名单全部洗过一遍。我们之前只注意一些最有可能涉嫌的人物，其实也有可能凶手是一匹黑马。是不是？”


  　　说着，警官又翻开手册中的一览表，并在不可能是凶手的人上面画一条线。


  



  　　松永俊树 理学部二年级 男（明大前）


  　　野崎哲 理学部二年级 男（町田）


  　　三好信彦 法学部二年级 男（用贺）


  　　长岛百合花 文学部二年级 女（吉祥寺）


  　　远藤章明 经济学部一年级 男（杜鹃之丘）


  　　广谷亚纪 文学部一年级 女（代代木八幡）


  　　关口玲子 经济学部一年级 女（梅之丘）


  



  　　“剩下的四个人之中，深夜11点半时有明确不在场的远藤章明与关口玲子，是否可以除外？所以，现在问题变成野崎哲和长岛百合花这一对了。而正如刚刚你说的，搞不好这两人一搭一唱，说好互相为对方掩护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绘太郎。”


  　　法月说这段话时，绘太郎一直仰头看着天花板，张开嘴巴却不说话。他正努力思索，过了一会儿才突然激动起来，用力拍打桌子，说道：“有了！我知道了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！”


  　　绘太郎的兴奋反而让法月一头雾水。


  　　“喂，你还好吧？”


  　　“还好，还好。老爸，我找到答案了。其实可以更快理出线索的，只可惜我们都忽略了。”


  　　“我们忽略了什么？”


  　　“就是……当我们在检讨三好信彦是否可以涉嫌时，我不是说，如果没有那一行血字，就没办法确实凶嫌做案的时间吗？”


  　　“是啊，你有这么说。”


  　　“所以，写那行血字的好处，就在这里。其实，这个诡计满简单的，就是利用那排文字得到不在场证明。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，死者断气的时间很可能从礼拜天夜里11点到隔天清晨1点之间。所以，凶手作案的时间可能在11点半之前或者之后。然而，凶嫌却利用广谷的供述，让警方形成错误印象，以为作案时间是11点半或者在此之前。但事实上，凶手很可能即使到了11点半都还没有下手。如果这个可能性成立，那么，谁在11点半有最明确的不在场证明，涉嫌程度反而最高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兴奋地一口气把话说完。法月似乎也感到这股亢奋，身体前倾，立刻呼应绘太郎的话，说道：“有可能。我们真的有可能掉入凶手设的陷阱了。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半夜11点半有明确不在场证明的，只剩下远藤章明和关口玲子两人了。”


  　　“但这两人之中，我想远藤章明不可能是凶手。原因是，要在墙上留下那行血字，远藤还有一个条件无法齐全。”


  　　“还有一个条件？你是指……？”


  　　“如果那行字真的是远藤写的，就代表他知道广谷将会回松永的住处去拿忘记的东西，也知道广谷进入松永的房间一定不会打开电灯。但远藤如此厉害，竟然能未卜先知？不可能吧。而如果不能确定广谷回去而且不关灯，留下‘幸亏没打开电灯，否则你就没命了’这行字，就完全没有意义了。总之，我认为远藤不可能事先清楚广谷会这么做。所以，我说他不可能是凶手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说完，法月严肃地点头。


  　　“如果是这样，剩下最后一个就是――”


  　　“关口玲子。”


  　　绘太郎斩钉截铁地提出答案，然后补充说道：“至少关口符合我们刚刚讲的两个条件，就是第一点，她在半夜11点半时在梅之丘车站前的咖啡店，有很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然后第二点，她是惟一有机会听到广谷从松永住处回来描述房间状况的人。”


  　　“说的是。广谷回到咖啡厅之后，一定会先跟关口提到松永房间的状况。她们两人是在12点25分钟左右离开咖啡厅，然后关口送广谷去坐电车……照这么看，之后关口就折回松永的住处行凶了。只是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
  　　“我想这也很容易想像吧。还是嗑药问题吧。关口说不定也是定期向松永买药，如果她手里不是很宽裕，很可能就会渐渐负担不起。听广谷说松永房间的门没关，搞不好就认为有机可乘。”


  　　听完绘太郎的推测，法月警官摸摸下巴，接着说道：“是有这种可能。我和关口讲话的过程中，确实感觉这女孩有点神经质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乡下出来的优等生，反而容易做出令人不敢想像的坏事。那么，如果关口吃松永的药到了上瘾的地步，很有可能就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进去偷东西，是吧？”


  　　“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在车站剪票口和广谷分手之后，她立刻折回松永住处。而就像广谷说的，松永的门没关，她很容易就可以进入房内行窃。只是不巧，很可能黑暗中摸东摸西声音太大把松永吵醒，醒过来的松永便扑向关口，然后两从开始打斗，关口可能顺手拾起地面上的冰凿子，刺杀了松永。而且，整个过程大概在12点45分钟左右结束。”


  　　“所以，还在死亡推定时刻的范围内。”


  　　“然后，等松永倒地不起，关口一定会开始思考脱身之计。她没有必须搭上最后一班电车的时间紧迫问题，因此可以慢慢思考。也许这时候就会想起广谷之前回松永房间拿东西这件事，再加上以前听到A子之类的都市传说，就灵机一动，决定如法加以炮制。因为如果把现场设计成广谷走进松永房间时凶手就在屋内，自己就可不被警方怀疑了。这就是那行血字的最大作用。”


  　　“说的没错。广谷回去拿东西时，关口一直待在车站前的咖啡厅，不在场证明如此清楚，警方怎么会怀疑她呢？”


  



  　　过了不久，A子每周都收到一张写着同样文字的明信片。寄信者是之前同一个社团也是最要好的C子。至于寄信人的住址，则写着八王子监狱附设的疗养院。后来A子搬家，有一阵子没收到明信片，但不知道是谁暗中调查，隔了一段时间明信片又按时寄来了。而从头到尾都没变的是，明信片背后一定用红色铅笔写着如下的文字――“为什么你当时不打开电灯？”


  　　每天读到这样的明信片，A子就背脊发凉，并且深深懊悔――那天晚上A子回到B学长的房间时，如果把B学长叫起来，也许学长就不会丧命。而她最要好的朋友C子，也就不会因为犯了杀人重罪被关，甚至罹患精神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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